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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头》

走进病房，一看到那一盆花卉，原振侠就不禁怔了一怔。
病房在医院新建的西翼建筑的顶楼，是特等病房，病床放在里间，外
间是一个相当宽敞的，连着阳台的起居室，布置得舒适简洁。看起来，不像
是医院的病房，倒像是间十分雅洁的高级酒店房间。而且，所有的陈设也不
是一成不变的白色，而是由多种悦目淡雅的色彩所组成的，是设计师精心设
计的结果。
能够住进这种特等病房的病人，身分自然非富则贵，而且，通常来说，
病情都未必见得严重。身分地位高的人，名也有了，利也有了，最关心的事，
自然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似乎是毫无例外的事。所以，就算有一点小毛
病，也会进医院来住几天，乘机检查一下身体，以求益寿康健。
身分地位高的人，一进了医院，自然诸亲好友送来的鲜花也特别多，
所以在特等病房的起居室中，特别设计专门放置鲜花的架子。可是这里的花
架上，一直什么花也没有，这个病人在进来之后，不但没有探访者，也没有
人送鲜花，花架子一直空着，直到今天，才有了一盆花。
那是任何人一进来，只要向花架子看上一眼，就一定会注意到的一盆
花。
花的形状并不特别，花朵很大，有点像芍药花，一共是九朵，每一朵
都在盛放的状态之中，看起来有一种生命怒茁的感觉。花种在一只普通的绿
色的盆子中，九朵花，每一朵的高低不同，像是插花名家的精心杰作。这些
都不算什么，使得那九朵花叫人一看就注意的，是它们的颜色。
那一束花，是黑色的──漆一般浓的黑色！
原振侠这时，倒也不单是震惊于黑色的花朵，而是他对于这种浓漆一
样的黑色，心有余悸。看到了这种黑色的花，使他想起了那一艘里里外外，
全都是黑色的游艇，和游艇的主人──与诡异莫测的魔王，有着千丝万缕关
系的那个美丽的女郎。
这个女郎和原振侠的一个好朋友，目前正利用他们的财势，在鼓吹一
种邪教。目的是要信奉的人，自愿把自己的灵魂出让给魔王，以换取魔法的
降临，而达成灵魂出卖者的愿望。
这是一个十分令人不愉快，甚至一想起来就打寒战的故事。在原振侠
许多怪异的经历之中，他最不愿想起的，也就是这个“魔女”的故事。所以，
他看到了浓黑色的花朵，就自然而然地心中发怔。
原振侠的视线，在那束黑色的花朵上停留了一下，心中在想：这样的
一盆花，送给“魔女”，倒是十分适合的！
他不由自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个动作的结果是，他很清楚地感
到一阵十分浓烈的甜香──那种花香，也是原振侠从未曾经历过的，一时之
间，他只能想起满树桂花。
可是桂花的甜香是软腻的，不像这股花香那样叫人联想起刚烈，所以，
当时闻起来，才会那么突出。
原振侠并未曾把那种十分特别的花香，和那束黑色的花朵联系在一起。
因为，植物学家早就做过研究，纯黑色的花朵，在自然状况下是不存在的。



一般来说，深紫色的花就被视为黑色的了。例如中国人最喜欢的花──牡丹
花，就有所谓黑色的品种，但是所谓“黑牡丹”，其实也只不过是深紫色而
已，黑色的郁金香也是一样。
而花朵在自然状态之中，没有黑色的原因，植物学家有几种不同的说
法。被普遍接受了的一种说法是：植物由于要依靠昆虫来传播花粉，使生命
延续下去，所以花朵也需有着能吸引昆虫的色彩和气味。而昆虫是不喜欢黑
色的，所以，就算以前有黑色花朵的植物，也因为黑的条件不适应，而遭到
了自然的淘汰。
所以，自然界没有黑色的花朵。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原振侠一看到那束黑色的花朵时，所想到的是：
那是一盆假花。
假花自然不会有香味，所以他也未曾把那种突出的香味，和黑色的花
朵，在思绪中联想在一起。
这时，他除了想到不久之前，有关“魔女”的不愉快事情之外，又想
到：谁送一盆假花来呢？
送假花到病房，本来已经够不适宜的了，何况还是黑色的假花！可能
送花者只是一种恶作剧，或者是没有恶意的开玩笑，可是对病人来说，就有
可能引起心理上的不愉快。
尤其，原振侠作为这个病人的主治医生，他知道病人非常敏感，明明
通过了严格的全身检查，而仍有疑虑。检查范围之广，其实已超过了一般健
康检查的原则──许多额外的检查，医生认为根本是不必要的，而且，被检
查者要忍受着相当程度的痛苦，例如在脊椎骨中，抽出脊髓来等等。可是由
于病人的坚持，还是一一进行，而检查的结果是，一切都十分健康正常。
然而，病人虽然没有说什么，可是他的神态，作为医生可以看得出来，
病人心中认为，死亡正在威胁着他！
原振侠强烈地感到，这个病人心理上有这种压力，所以他曾要求精神
病科的专家来会诊过。可是病人一知道了会诊医生的身分之后，就怒气冲天
地把精神病专家赶了出去。
从原振侠和这个病人的一些对话中，可以看出这个病人的心态。前几
天，在所有对人体可以做的检查全部结束，而且都有了确切的报告之后，原
振侠用轻松的脚步走进特等病房，而且用十分轻松的语调对病人说：“一切
检查，全都证明你身体的各部分完全健康正常，你每一秒钟都可以离开医
院！”
病人听了之后，低头不语，神情十分郁郁不乐，像是充满了心事。
（趁这个机会，介绍一下这个病人，因为在这个故事的以后发展中，
这个病人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当原振侠被这个病人指定作为主治医生之前，他并没有见过他。
那天，在办公室，他接到了院长的电话：“有一位席先生，有连纳斯博
士的介绍信，指定要你替他主诊，请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原振侠自然知道连纳斯博士是什么人，那是世界著名的热带病理学权
威，在斯里兰卡，主持一个国际规模的热带病理研究院。
那位“姓席的先生”，有着这样一位大科学家的介绍信，虽然说医生不
应该注意病人的身分，只应该注意病人的疾病，但是人总不免有小小的缺点
──对于身分特殊的病人，总会引起医生一些特别的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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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原振侠心中就想：为什么指定要自己主诊呢？他一面想，一面
在电话中回答：“热带病并不是我的专长，这位病人⋯⋯”
不等他讲完，院长已经呵呵地笑了起来：“你快来吧！依我看，这位先
生身体健康得很，什么病也没有，他多半是想做一次详细的身体检查！”
原振侠到了院长的办公室，第一次见到了那位病人。他看来大约三十
七、八岁，瘦削而高，有着一种天生的高贵气质，皮肤的色泽看来十分黝黑，
可是脸色却又相当苍白。
（这并不矛盾，甚至黑人也有脸色苍白的时候。）
他的脸形稍嫌狭长，但是却突出了他十分有神采的眼睛，和相当高的
鼻子。只是他的眼神看起来相当忧郁，绝不是一个快乐的人应有的眼神。
他的口唇比普通人的厚，不过线条非常明显。
原振侠对这个病人的初步印象是：这是一个可以被称为美男子的男人，
而且一定是一个十分有内涵的男人。
所以，当他和对方握手，发现对方的手指修长，而头发又天然鬈曲的
时候，他心中立即想到：他一定是一位艺术家，多半是音乐家，更可能是钢
琴家。
可是他却没有说出来。使他没有一下子说出“阁下是音乐家”这句话
来的原因是，他同时又看到了对方的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钻石戒指。戒
指上所镶的钻石相当大，至少有五克拉，而且质地极佳，即使是在普通的室
内光线之下，也熠熠生光。
如果说，初见面有一点不好印象的话，那是由于这枚戒指。
那也令他想到，一位艺术家，再富有，也多半不会有这种俗气的装饰。
所以，他感到自己对对方所作出的估计是错了。
握手之后，那位“姓席的先生”用十分标准的英语自我介绍：“我的名
字是席？朋加拉？泰宁。”
原振侠怔了一怔，先介绍了自己，然后问：“阁下是⋯⋯”
他的意思，是想问对方是哪里人。这个名字，显然不是中国人的名字，
而对方看来，明显地是亚洲人，所以原振侠才想问。
可是，那位席？朋加拉？泰宁先生，却有意规避着这个问题，只是礼
貌地微笑了一下：“我有几个中国朋友，他们都叫我席泰宁，我就算姓席好
了！”
原振侠扬了扬眉，自然没有再问下去。院长在这时递过了一封信来：“这
是连纳斯博士写给我的信，你应该先看一看。”
原振侠心中有点纳闷，可是他在迅速把信看了一遍之后，就明白院长
为什么要他“先看一看”了。
这就是博士的信：
介绍“病人”席？朋加拉？泰宁先生到贵院来，我在病人这个字加上
引号，是由于根据我的诊断，这位先生的健康状况极佳，根本没有病。可是
他坚持要到医院就诊，所以我才写这封介绍信给阁下。
席？朋加拉？泰宁先生并且要我向阁下，转达他的一个特别愿望。他
将会指定贵院的某一位医生主诊，并且，他不愿意透露他的身分──其实，
他的身分连我也不知道──所以，只把他当作一个病人，不要追究其它，我
深信他极为富有，所以，可以负担任何费用。
这是一封十分特别的介绍信，而且是连纳斯博士亲笔书写的，益发显



得介绍十分郑重。
原振侠看了介绍信之后，略想了一想──在这时候，去打量那个不愿
透露自己身分的人，是不礼貌的举动，所以原振侠只是在心中想：这个人的
身分，究竟是什么？但是随即，他感到那是没有意义的事，管他是皇帝还是
乞丐，只要他有病，医治的方法都是相同的。
所以，他用十分自然的态度，把信交给了院长，同时转问席泰宁：“席
先生的意思是⋯⋯”
席泰宁立即道：“我想请原医生，先替我作详细的检查。”
原振侠点头：“可以！”
当他在答应的时候，他也绝未曾想到，所谓“详细检查”，竟然会详细
到这种程度！
于是，通过迅速的安排，席泰宁先生，作了原振侠医生的病人，住进
了医院的特等病房。
第二天，检查就开始，自然已经够详细的了，可是席泰宁却一次又一
次地，要求再作各种各样的检查。
将近十天，原振侠应他的要求，进行着检查工作。同时，也在小心地
观察着他的心态。
泰宁十分忧郁，心事重重，不怎么说话。在沉默的时候，他总是皱着
眉，像是在想什么，而且，他几乎不能忍受自然的黑暗，一到了天色入暮时，
他就会显得十分不安，而且开始喝酒──医院中本来是绝不能喝酒的，可是
一则是特等病房的病人总有点特权；二则是在第一天的检查之后，原振侠就
肯定他根本没有甚么病。所以当第一次席泰宁当着医生的面前，取出一瓶名
贵罕有的“雪里涅克”陈年白兰地酒时，他向原振侠望了一眼，原振侠只是
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从这之后，席泰宁每晚喝酒，也就成了惯例。
席泰宁的酒量十分好，一瓶酒，到第二天，就只见一个空瓶，而他一
点醉意都没有。
为了进一步了解病人，原振侠曾一直陪他喝酒到午夜。通常喝了酒的
人，话一定相当多，可是席泰宁却不同，只是喝酒，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愈
喝酒，神情就愈是沉郁。而且，中间发出的叹息声，也可以使人明显地感到
他心情的痛苦。
原振侠企图使他说出心事，可是不成功。在几天之后，原振侠可以肯
定的一点是：他要求的种种检查，证明他真的以为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有病，
会令他致命。这就是为什么，原振侠要请精神病医生来会诊的原因。
会诊的结果，极不愉快。一向十分君子，举止自然高贵的席泰宁，疯
狂一样地发怒，把精神病专家赶了出去。
不过原振侠倒也得到了专家的意见：“这个病人，自己以为身体内有一
种隐藏着的，可以致命的疾病，这种例子并不罕见。尽管他自己不愿意，你
还是要提议他接受精神病治疗，不然，他会被自己心中，这种固执而怪诞的
想法害死！”
所以，当原振侠那天用轻松的语气，向席泰宁说了他每一秒钟都可以
离开医院，他的健康绝无问题之后，席泰宁的反应，并不令他惊讶。
席泰宁当时，在听了原振侠的话之后，先是转头望向窗外，然后，双
手捧住了头，用十分哀伤的语调道：“你们查不出来！”
原振侠虽然并不感到意外，但是在那一剎那间，他也有一种冲动──



真想一把抓住席泰宁浓密而又鬈曲的头发，把他直摔出病房去！
他甚至于已经伸出手去了。当他意识到，自己当然不能这样做，而想
立时缩回手来的时候，席泰宁却突然抬起头来，双手一起握住了原振侠的手。
他在这时，望向原振侠的眼神，完全是一个处在绝望境地中的人，向人求助
而发出的一种神色！
原振侠吃了一惊，但还是用十分镇定的声音说：“你想说甚么，只管
说！”
席泰宁的口唇发着抖，显然他是想说什么。可是过了好几分钟，却始
终没有说出什么来，只是唉了一声，松开了手：“看看⋯⋯是不是还有什么
部分忘了检查？”
原振侠叹了一声：“连头发和指甲都化验过了，还有什么可以检查的？
席先生，对，有一样还需检查的，就是你的精神状态。”
席泰宁用坚决拒绝的神态和语气回答：“不！走开，我自己明白，我的
精神状态十分正常！”
原振侠有忍无可忍之感，冷笑着，用医生绝不应该对病人说话的态度
道：“那么，我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原振侠在这样说的时候，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医生是不应该这样
对病人说话的，可是对方根本不是病人，自然不同。
席泰宁转过身去：“我还不想出院，你仍然是我的主治医生！”
原振侠一声不出，转身就离开病房。
席泰宁“可以负担任何费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单是他每天所喝
的那瓶酒，就是一个高级职员一个月的薪水。原振侠对他的来历身分，曾经
有过一个时间的好奇，但现在也没有兴趣了。
虽然，由于席泰宁一直维持着十分有教养的风度，还不至于令原振侠
感到厌恶，但是他自然而然地，对席泰宁冷淡了许多。
自从那天起，作为主治医生，原振侠不过是每天进病房三次，给“病
人”量量体温、血压，用听诊器听听，问“病人”有甚么不舒服，只此而已。
自然，原振侠不管“病人”的多次坚拒，还是每次都建议他，去向精
神病专家就诊。
可是席泰宁的态度，一直都很忧郁，甚至终日一句话也不说，也不知
他在想些什么。
原振侠曾将这个情形向院长提起过。医院中各式各样的怪病人都有，
但是像席泰宁那样的却很少有，院长也拿不出办法来，只好由得他住下去。
而今天，忽然多了一盆黑色的假花！
原振侠立时想到的是，黑色代表死亡，对席泰宁来说，这种怪异的变
化，一定会引起他情绪上的不安。希望花是才送进来的，席泰宁还未曾见到，
他要赶快把这盆假花拿出去！
当他这样想着的时候，他快步向花架子走去，而当他走近去的时候，
那股浓香也愈来愈甚。虽然他心中认定那是一盆假花，可是也可以肯定，那
种浓香，是由这盆花所发出来的！
要使假花能发出香味的方法，自然很多，最简单的，就是在假花上喷
上大量的香水。
那么，送花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原振侠一面想，一面来到了花架前。当他低头去看那盆花的时候，那



种香味就更浓，几乎使得他的呼吸也有点不畅顺。原振侠急忙直了直身子，
也就在这时候，他发现那盆花不是假花，是真正的花，真正的纯黑色的花！
花枝是深棕色的，有着细密的刺，没有叶，就只有花朵──约成人手掌一般
大小的花！
这使原振侠感到极度的惊讶，当他再度低下头去，想更仔细地去观察
那盆奇异的花朵时，席泰宁的声音自他身后传了过来：“别凑得太过近，这
种花是有毒的，花粉的毒性很烈！”
原振侠怔了一怔，这才注意到，黑色的花朵，有着浓黑如漆的深黑色
花蕊，雌花蕊十分突出，雄蕊上有着同样黑色的花粉。
原振侠的原意，是不想让席泰宁看到那盆花的，这时，他自然知道自
己不必多此一举了。他转过身来，看到席泰宁的神情十分怪异，像是有着一
种异样的兴奋，可是却又带着焦切。
原振侠向那盆花指了一指：“这是什么花？”
席泰宁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走到花架之前，深深地吸了一
口气，像是在嗅着花香：“不但花粉有毒、花梗有毒、花瓣有毒、花根有毒，
连花香也有毒！”
原振侠望着他，对他的话，很有点莫测高深之感，等着他进一步的解
释。
席泰宁再深深吸了一口气：“这种花的香味，闻名天下，会使人迷醉。
效果和喝酒、抽大麻、甚至服食迷幻药差不多，会使人产生十分美丽的幻觉！”
原振侠扬了扬眉：“不必通过焚烧的过程，单闻花香就会使人迷醉？”
席泰宁点了点头，走开了几步，坐了下来。原振侠又向那盆花望了一
眼，这时，他只感到这盆黑色的花，有一种说不出的邪异之感。
他沉声道：“既然这盆花是有毒的，我认为它不适宜放在病房之中！”
席泰宁像是早已料定会有这种情形出现，他的反应来得又快又镇定：
“医生，对于你们不懂的事，最好别表示任何意见！”
原振侠心中有点恼怒，扬了扬手。可是不等他开口，席泰宁已经抢着
道：“这盆花，可以做到你们这家设备精良、人才济济的大医院做不到的事！”
他的话中，有着明显的讽刺意味。原振侠自然可以听得出来，当下就
冷冷地道：“是生嚼花朵呢，还是煎成药茶吃下去，就能医得好你的疑心
病？”
他本来想说“就能医得好你的精神病”的，但是一转念之间，把“精
神病”改成了“疑心病”，口气上自然缓和了许多。
可是席泰宁还是十分恼怒，沉声重复道：“对你不了解的事，最好不要
发表意见！”
原振侠提高了声音：“有什么不了解的？你没有病，这种花也不能帮你
什么，我全了解！”
席泰宁立即用十分急速的声音反问：“你了解？请问你对‘降头’了解
多少？”
一时之间，原振侠实在无法听懂他这句话，只好问：“你说什么？”
原振侠听不懂席泰宁这句话，自然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一直用英语
在交谈，而在说到“降头”这两个字的时候，席泰宁并没有用英语，而是使
用了中国粤语的发音，像“功夫”、“云吞”已成了英语词汇一样的说法。所
以一剎那间，原振侠实在无法把这两个字的发音，和“降头”这两个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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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在思绪上形成一个概念。
而当原振侠反问了一下之后，席泰宁的反应十分奇怪。剎那间，他的
脸色变得苍白无比，眼神之中也流露出十分惊恐的神色。像是他刚才在气头
上，急速地讲出来的那句话，是泄露了什么秘密，立刻会有大祸临头一样！
原振侠等了一等，得不到他的回答，又再追问了一句：“刚才你说什
么？”
席泰宁站了起来，挥着手，又坐了下去，像是下了最大的决心一样，
自他的口中，道出了两个字来：“降头！”
说出那两个字，对他来说，像是不知要花多大的力气。讲完之后，他
不由自主地喘着气，而且，额角上也见汗珠渗了出来。
可是原振侠还是不懂。自然，原振侠如果看到了“降头”这两个字的
话，他是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的。可是单听声音，他实在无法在那种突兀的情
形下，联想到对方忽然会提到“降头”这件事！
他只是仿真着这两个字的发音，然后十分疑惑地问：“那是什么？”
席泰宁现出了一个十分苦涩的笑容来，喃喃地道：“要是知道那是什么
倒好了！”
原振侠看出席泰宁的神态十分认真，他忙道：“不能有最简单的说
明？”
席泰宁望着原振侠，气息急促：“最简单的说明就是，那是一种巫术─
─”
这句话一出口，原振侠陡然之间明白了。他吸了一口气：“哦，降头！
对不起，我实在想不到，你会忽然提起这件事来。降头，当然，我对降头是
没有什么了解，你为什么忽然想到它⋯⋯”
原振侠讲到这里，陡然住口，用一种十分惊疑的目光，望定了席泰宁。
有一句问话，在他的喉间打着转，可是却没有问出来。
没有问出来的原因是，他觉得这句话如果问了出来，那将是一桩十分
滑稽的事情！
他想问的那句话是：“席先生，难道你是中了什么降头？”
作为一个医生，原振侠自然不能这样问。
刚才席泰宁所做的最简单的说明是：那是一种巫术。这说明自然不足
以概括“降头”的丰富内容，但这已是十分简单明了的了。
原振侠是西医，是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的，而巫术却全然是玄学范围
中的事。
然而，原振侠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他曾有亲身的经历，证明巫术的
存在，巫术的诅咒，可以应验在被诅咒者的下一代身上！这种经历又使他确
信，人类科学所能了解的事太少了！
正由于他心情是这样的矛盾，所以他这句话虽然未曾问出来，但直视
着对方所流露出来的疑惑的神情，已经等于说了出来一样，而席泰宁居然十
分缓慢地点了点头。
剎那之间，病房中静到了极点，两个人，互相可以听到对方的呼吸声。
席泰宁等于已经回答了原振侠的问题：是的，我中了降头！
原振侠在得到了这样的回答之后，思绪自然乱到了极点。他首先想到
的是：什么叫“中了降头”呢？

“中降头”，是一种十分普遍的说法，意思就是为“降头”所害了。



然而，“降头”又是什么呢？
原振侠不能算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所知的，只是比普通人略为多一点
而已。
他知道，“降头”有着丰富无比的内容。这时，他也无法一一细想，他
只是概括地想到了一点：那是一种通过巫术的、法术的，或者是种种不可思
议的法子，去达到目的的过程。
而“中了降头”，就是被这种种法子所害，而受害的人，后果可以有几
百种！
席泰宁中的是什么降头？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看来，他这样严格地
要求对他的身子做彻底的检查，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中的降头，是不是某种
毒药，会使他死亡？
沉默维持了至少有三分钟，首先打破沉默的，反倒是席泰宁。
他苦笑了一下：“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来找你的原因，因为我知道，
你曾经有过不少奇异的经历，尤其是在巫术方面，你也有过深刻的研究⋯⋯”
原振侠也苦笑了一下：“你是说，你⋯⋯被一种巫术所害⋯⋯会怎么
样？”
席泰宁深深吸了一口气：“会⋯⋯生一种怪病，然后，很快就会死亡。”
原振侠紧蹙双眉，摇了摇头。
那实在是很难令人相信的事！
席泰宁陡然激动了起来，声音有点嘶哑：“你不信？你应该相信的，为
什么不信？”
原振侠深深吸了一口气：“我没有说我不信，事实上，我曾经历过更不
可思议的事。
但是，我对你的情形全然不了解，怎可以有肯定的反应。”
原振侠这几句话，说得十分诚恳，席泰宁望了他片刻，激动的神情渐
渐平复。
原振侠又道：“如果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是无法用普通的常理来理解的
话，那么，从你进医院的第一天起，你就应该把我当作朋友，把一切全告诉
我，而不是什么都不说！”
这几句话，很有点责备的意味在内。席泰宁叹了一声，口唇抖动了几
下，才苦涩地道：“我以为⋯⋯凭借现代医学技术，总可以检查出什么来的。
谁知道⋯⋯什么也查不出来！”
原振侠缓缓地道：“照常理来解释，什么也查不出来，就是什么事也没
有。”
席泰宁连连摇手：“不，不，一定有的，我知道我自己──中了降头。”
原振侠没有搭腔，等着他进一步说，他自己是如何“中降头”的情形。
可是席泰宁神情不定，好几次欲言又止，像是十分为难，又故意避开
了原振侠的眼光，也转换了话题：“我们是不是应先确定一下，什么是‘降
头’，再⋯⋯说起来，就比较容易明白一点？”
对于席泰宁的这种态度，原振侠自然不是十分欣赏，但是他还是耐着
性子道：“这个问题，只怕全世界没有几个人回答得出来。或许，花上大量
人力物力，可以有一定的结果，但那一定是厚册的巨著，绝不是三言两语所
能说得明白的！”
席泰宁现出十分失望的神色来：“我认为你至少对这类事，有一定程度



的研究！”
原振侠听出他的话，对自己的常识是一种挑战，他不想在这个自称“中
了降头”的神秘人面前示弱，所以略想了一想：“据我所知，‘降头’的内容
十分复杂，追溯起来，源自中国云南、贵州一带苗人和夷人所使用的‘蛊’。
那是一种离奇怪异的方法──培殖一些现代科学无法理解的物质或细菌，并
且可以通过人体情绪的变化，控制这些物质或细菌数目的增多或者减少！”
原振侠一口气说到这里，才停了一停。对于刚才，类似教科书那样的
“文体”，连自己都感到有点好笑。
可是席泰宁却十分用心地听着，还表示了他的意见：“是，有一位先生，
当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过一段关于‘蛊’的经验，我详细看过他的记载。”
原振侠道：“好得很，那我们就可以在那一方面，约略地提一下就算了。
‘蛊’有许多种，每一种，都通过十分复杂的方法以达到目的。或许是由于
自然环境的缘故，蛊术不曾向北流传，而向南流传，传入了东南亚一带，缅
甸、泰国、马来亚，甚至印度，都是蛊术流传的地区。而在那些地区的中国
人，就把蛊术统称为‘降头’，实际上，两者之间，内容很有不同之处！”
席泰宁连连点头。原振侠的这番话，显然使人知道，他对“降头”并
非一无所知。
原振侠又吸了一口气：“事实上，降头的内容比蛊术还要丰富，结合了
当地的法术、巫术、咒语，应用的东西也更多，连死人都包括在内，甚至牵
涉到了灵魂学。在众多的各种各样的降头之中，就有一种通过神奇诡异的方
法，可以使施术的人，控制一个儿童或者少年的灵魂，替施术者服役！”
席泰宁发出了一下呻吟声来：“是的，这种降头，叫作‘养鬼’。”
（“养鬼”是十分可怖的一种降头术，降头师要去偷盗才死的幼儿的尸
体──死亡不能超过一天一夜。然后，在一个极隐密的所在，对童尸作法念
咒，通过一种极其神异的力量，使得死者的灵魂由施术者控制。）
（在施术者成功地控制了死者的灵魂之后，再埋起尸体。那个被控制
的灵魂，会随着施术者的心意，去做许多只有灵魂才做得到的事，例如超越
时空、迷惑人的情绪或者害人等等。能力的强弱，端视施术者的法力高低而
定。）
（“养鬼”这个降头术，高深莫测，而且防不胜防，自然也是用来刺探
秘密的最佳方法。）
席泰宁的反应来得如此之快，可知他对“降头”也有一定的认识。
原振侠挥了挥手：“所以，最简单来说，各种各样的降头，是蛊术、巫
术和法术的结合，是玄学研究中的一大课题。因为有关降头的一切，绝不是
任何现代科学能解释的！”
席泰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由衷地同意了原振侠的说法：“是！”
原振侠望着席泰宁，有关“降头”的最简略的说明，他们都同意了，
那自然该听席泰宁，讲他自己的事情了。可是席泰宁却不出声，先是呆坐了
一会，然后，又走到那盆黑色的花的面前，嗅了嗅花香，才道：“这盆花的
土名，叫作‘克娃克娃’，意思就是‘天堂’。天堂花，是任何降头师梦寐以
求的宝物！”
原振侠皱了皱眉，他想到，席泰宁还是不愿意谈他自己的事。这自然
令原振侠感到不快，他没有表示什么，心想听他讲讲这种奇异的天堂花的来
历也是好的。



同时，原振侠心中也相当疑惑。这盆天堂花，看来自有一种巫术上的
妖异之感，既然是任何降头师梦寐以求的宝物，怎会在这里出现呢？席泰宁
的身分是什么？
难道他本身就是一个降头师，而中了另一个降头师的暗算？
席泰宁背对着原振侠，继续缓缓地道：“天堂花的最大特点是，它有剧
毒，极其罕见，只生长在十分阴暗潮湿的地方，在热带森林或者热带沼泽之
中。由于它本身的毒性如此之甚，在它生长的一百公尺范围之内，是全然没
有虫蚁毒蛇的。它可称是植物界的毒物之王，甚至有毒的动物都避而远之！”
虽然席泰宁所说的话十分新奇有趣，原振侠有闻所未闻之感，可是他
还是咳嗽了一下，表示了一些不耐烦。
席泰宁缓缓转过身来：“它的毒性经过降头师的处理，是可以控制的。”
原振侠“哦”地一声：“那就变成一种毒降头了？”
席泰宁纠正了一下：“可以变成几十种不同的毒降头，而且每一种，都
是毒降头中十分厉害的！”
原振侠皱了皱眉：“席先生，我们的话题，原来是你中了降头⋯⋯”
席泰宁叹了一声，略微停了片刻。可是他并没有理会原振侠温和的抗
议，仍是自顾自说下去：“它的花瓣、花枝、花蒂、花蕊──雌蕊和雄蕊、
花根，都可以变成不同性质的毒降头。而中了‘天堂花’制成的毒降头之后，
也只有‘天堂花’可以破解。”
原振侠耐心地听着，正当他想再一次，请席泰宁回到原来的话题去时，
席泰宁突然说了一句令他为之一怔的话：“我中的，就是有天堂花成分在内
的毒降头！”
他这句话，说来相当平静，但语气却十分肯定。原振侠在一怔之后，
道：“你刚才说，天堂花可以制成毒降头，也可以破解毒降头。你现在有了
一盆天堂花，那还有什么问题？”
原振侠的话，自然是无可辩驳的──中了毒，现在有了解药，那还有
什么问题呢？
席泰宁停了一会，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只是道：“你不想知道我
为什么肯定，自己是中了天堂花毒降头？”
原振侠点头：“当然想知道，我也有些奇怪。通常来说，中了降头的人
是不会知道的，更不会知道是中了什么样的降头。你何以会如此肯定？是下
降头的巫师告诉你的？”
席泰宁侧着头，像是在想着如何措词才好。隔了一会，他才道：“由于
降头术在我们那里相当盛行，所以⋯⋯”
原振侠挥手，打断他的话头：“你们那里是什么地方？”
席泰宁对这个问题，仍然没有正面答复，他只是说：“反正是降头术十
分盛行的地方就是了！”
他的这种态度，使得原振侠感到十分奇怪。
他这样闪烁其词，目的自然是想隐瞒他的身分。可是他连国家的名字
都不肯说出来，那未免太过分了一些！难道他说了自己是马来亚人，他的身
分就会暴露了吗？除非他是极其显赫的要人！
但如果真是如此显赫的话，说不说国家的名字也是一样的。例如印尼
总统，谁会认不出来呢？
原振侠没有追问下去，只是轻轻地哼了一声，表示心中的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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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泰宁自顾自讲下去：“利用降头术害人既然十分通行，所以，一般来
说，如果环境许可的话，也都会有降头师做保护人，以免被降头术所害。”
原振侠道：“你大可以说得直接一点，富贵人家或是显赫人物，都聘有
降头师来保护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是不是？”
席泰宁“唔”地一声：“可以这样说。”
原振侠没有再说什么。席泰宁有着十分特殊的身分，这一点是不必怀
疑的了，他的气度，他对金钱的如此挥霍和不在乎，都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他在“他们的地方”，自然也属于聘有降头师的那一个阶层。
席泰宁吸了一口气：“自然，首先是我自己⋯⋯的一些经验，使我想到，
我有被人施以降头术的可能。然后，再由⋯⋯”
原振侠再次打断他的话头：“你的经验是什么？它既然导致你中了降
头，应该十分重要！”
席泰宁现出了一点愠怒的神色来，道：“请你别打断我的叙述！”
原振侠毫不客气：“请你注意一点，是你主动要向我说关于你的一切
的！”
席泰宁的神情更是愠怒，急速地来回走动着，看来像是想藉来回走动，
来遏制自己的怒意。
原振侠只是冷冷地看着他。等了一会，席泰宁才恢复了常态：“那个经
验，不到万不得已，我是绝不会讲出来的。请你不要再提及它，好不好？”
对于席泰宁的态度，忽然有了那么大的转变，原振侠自然不好意思再
继续坚持下去。
他道：“好，那由你来决定！”
原振侠可以推测到，那段“经历”一定不是令人愉快的事。因为席泰
宁在怒意渐敛之后，现出的那种戚然的神情，十分深切。
席泰宁接了下去：“在我自知有中了降头的可能之后，就有一个和我十
分接近的降头师，检查我是不是真的中了降头、中的是什么降头。那位降头
师的⋯⋯资望十分高，一般的降头，他都可以施以破解术。最初，他检查的
结果是我没有中降头，但是他接着又告诉我，有几种极厉害的降头，是检查
不出来的！”
原振侠听到这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检查
不出你中了降头，就是中了最厉害的降头！”
席泰宁这次，倒没有愤怒，只是冷冷地望着原振侠，像是原振侠说了
最无知的话一样。原振侠在他冷峻的目光注视之下，笑不下去，只好听他继
续说。
席泰宁干咳了一下：“那位降头师告诉我，例如用天堂花配制的好多种
毒降头，用普通的检查法，就一点迹象也没有，必须用特殊的检查法才能觉
察。”
原振侠作了一个“那你当然接受了，其它特殊的检查法了”的手势。
席泰宁点着头：“你不可能想象，特殊的检查法是多么复杂！我必须咽
下好几种毒蛇的血液，和生吞一些你听也没听说过的怪虫的内脏，还要和一
个新死的妇人亲吻⋯⋯”
席泰宁的神情十分认真和古怪，原振侠本来忍不住要开他一句玩笑：
“幸好不是和一个新死的妇人做爱！”
但是他想了一想，连他自己也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颤，觉得那实在



太恶心恐怖，所以就没有讲出来。
席泰宁在继续着：“我还必须在一种特殊配制的药水中，浸上十多个小
时。在通过了那些检查法之后，肯定了一点⋯⋯我确然是中了天堂花配制的
毒降头。”
原振侠“哦”地一声：“太不幸了，征状是什么呢？如果是呕吐的话⋯⋯
我想任何人在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呕吐是不足为奇的。”
席泰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不是呕吐，而是这里──”
他说着，伸手指了指自己的头顶。当他指向自己头顶之际，原振侠仍
愕然地看着他，不明所以。
席泰宁指着他自己的头顶，走了几步，来到窗前：“请过来看。”
原振侠走了过去，仍然不知道要看什么。席泰宁道：“拨开我的头发，
看我的发旋部分。”
每一个人的头发至少有一个发旋，有的人甚至有一个以上的发旋，这
是十分普遍的生理现象。
虽然为什么会有发旋，科学家也说不出确切的原因来，但既然席泰宁
有这样的要求，原振侠自然照做。席泰宁的头发十分浓密，他和大多数人一
样，在头顶近后脑的部分，有一个发旋。
席泰宁一直在用相当平静的语调在说话，可是到了这时，他的声音却
不由自主地有点发颤：“看到没有？发旋下的头皮有一块是黑色的，深黑的
黑色！”
原振侠看到了，但是他有点不同意席泰宁的形容。那黑色的“一块”
头皮，不过小指甲般大小，作不规则的圆形，其黑如漆，看起来十分奇特。
原振侠摸了一下，放下手来：“或者，那是你与生俱来的胎记？”
席泰宁挺了挺身子：“绝不是！在特殊检查之前，降头师就告诉我，如
果我中了天堂花毒降头，结果就会在发旋之下的头皮上，现出黑色的斑点来，
那是中了毒的证明，结果果然如此！”
原振侠听到这里，也不禁黯然。如果席泰宁所说的全是事实的话，那
么，他的确是中了降头──一种由天堂花配制而成的毒降头。
席泰宁叹了一声：“由黑斑的大小，那位降头师，甚至可以推测到降头
发作的时间⋯⋯”他说到这里，略顿了顿：“他推测的时间是一年，现在，
已经过去了⋯⋯九个多月。”
原振侠怔了一怔：“为什么过了那么久，才来医院想办法？”
席泰宁苦笑了一下：“来医院想办法，是最没有办法的办法！天堂花配
制的毒降头，只有天堂花才可以破解！”
原振侠听到这里，心情并没有因此而紧张。席泰宁早已说过这一点，
而房间中还有一盆天堂花在，而他又有一个十分有资望、道行极高的降头师
帮助他，那么，破解毒降头，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了。
可是，席泰宁的情形似乎又不是如此简单。原振侠心中所不明白的是，
他不知道在有了天堂花之后，对于破解毒降头还会有什么关键问题？
席泰宁叹了一声：“查出是中了天堂花毒降头，唯一的破解方法就是用
天堂花。可是天堂花是十分罕有的东西，不是说有就有的。当然，我们立即
就开始寻找，出了重赏征求，可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一点结果也没有！”
原振侠指着那盆花：“现在你终于有一盆了，只一盆还不够？”
席泰宁又苦笑了一下：“你大概可以知道，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虽



然我深知降头术的确存在，但是我也想过一个问题：现代科学是不是可以解
释降头呢？譬如说，我中了降头，这就表示有某种毒素，潜伏在我的身体之
中，而在一定的时间内就会发作。
于是，我想，通过严格的检查，应该可以检查出来⋯⋯”
原振侠点头：“这就是你来这里的原因！”
席泰宁略摇了摇头：“做详尽的身体检查，很多医院都可以做到。我到
这里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你，原振侠医生！”
原振侠感到了受恭维：“谢谢你！”
席泰宁叹了一声：“你有过许多怪异的经历，甚至知道巫术的恶毒诅咒
也是事实。
我想，降头术再奇妙不可思议，也不会比诅咒可以实现更甚！”
这种说法，原振侠表示同意：“是的，降头术要凭借一些实实在在的物
质，不像巫咒，几乎全是精神力量在起作用。”
席泰宁接上了话题：“在等待寻找天堂花的过程之中，我也曾做了多次
检查，可是什么也查不出来。我在这里所接受的检查⋯⋯”
原振侠感叹地道：“不可能再详细的了，绝对没有什么潜伏的毒素存
在。”
席泰宁向自己的头顶指了一指：“如果我不将事情详细告诉你，你一定
会拒绝检查我发黑的头皮的，是不是？”
原振侠呆了一呆，才道：“当然，现在，你的意思是，既然中毒的征象，
是头皮上的黑斑，毒素可能也在黑斑之中，所以要检查一下？”
席泰宁抿着嘴唇，点了点头。
原振侠摊了摊手：“何必呢？你不是已经有了天堂花了吗？可以破解毒
降头了！”
席泰宁来回走了几步：“是的，后来终于找到了一株天堂花。昨天晚上，
专程送来给我的，同时，那位降头师也来了，天堂花是他亲自护送来的。”
席泰宁讲到这里，忽然道：“你是不是要见见这位降头大师？”
他在提到“降头大师”之际，语气相当尊敬，原振侠不禁大感兴趣。
他曾见过各种各样的人，连新几内亚岛上的大祭师也曾打过交道，可是却未
曾见过正式的降头师。尤其，这位降头师还是十分有资望的！
他立时答应：“好啊，请你安排一下！”
席泰宁道：“不必特别安排，他就在我房间里。”
原振侠“啊”地一声，病房是特等的，分开起居室和卧室。原振侠一
走进来，就被那盆黑色的天堂花所吸引，接着，席泰宁就在他的身后出现，
所以，虽然讲了许多话，原振侠也不知道卧室中还有人在。
席泰宁的话一说完，就向着卧室：“史奈老师，请你出来一下。”
卧室中传来了一下低沉的答应声，接着，就走出了一个人来。
原振侠期望的是一个面目阴森诡异、身上挂着死蛇、颈际悬着人头骨
这样的人。可是他向自书房中走出来的人看了一眼，心中大是讶异，那人全
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样子！
那是一个身形矮胖的中年人，半秃头，面色红润，一副十分平庸普通
的样貌。身上的衣着也一点没有什么怪异之处，是一套半旧的灰色西装，更
没有什么古怪的东西作为装饰。
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不是事先经过特别介绍，绝不会叫人把他和任何



怪异的事情联想在一起，只会当他是一个十分平常的小商人。
那人来到了席泰宁的面前，面向着原振侠，伸出手来。他的手倒是又
大又红润，原振侠和他握着手，他道：“我叫史奈，是一个降头师。”
原振侠知道，在降头术盛行的地方，降头师有着极崇高的地位。
这一点，从刚才席泰宁称他为“老师”，也可以证明。
而且，要是得罪了降头师，他要是玩点什么花样，弄一些甚么降头在
你身上，那可也不是玩儿的。所以原振侠也连忙自我介绍：“我叫原振侠，
是一个学西方医术的医生。”
史奈讲的是相当生硬的英语。他们互相自我介绍了之后，史奈才道：“你
和⋯⋯席先生的谈话，我已经完全听到了！”
他在称呼“席先生”之前，略微犹豫了一下，像是对这个称呼不是很
习惯。
原振侠的思考推理能力相当强，他立时可以肯定，之所以会有这样的
情形出现，是由于史奈平时不是用“席先生”这样的称呼，来叫席泰宁的。
而如今使用了这个称呼，自然是为了不想暴露席泰宁真正身分之故。
原振侠虽然想到了这一点，可是却并不表露什么，只是道：“席先生让
我知道了许多闻所未闻的事⋯⋯”他不再客套下去，立时切入话题：“天堂
花已经有了，看来医院的责任已经完了！”
史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天堂花的毒降头，只能用天堂花来破解，这
是我一直知道的。这株天堂花，是我从一位老降头师那里得来的，他在给我
这株天堂花的同时，却又告诉我进一步的情形⋯⋯”
史奈讲到这里，向席泰宁望了一眼。席泰宁双手抱着头，神情苦涩。
这种情形，令原振侠心中疑惑。
史奈再吸了一口气，才道：“天堂花的各种不同部分，可以配制出各种
不同的毒降头来。例如说，用雄蕊配出来的是一种，用雌蕊配出来的又是另
外一种⋯⋯”
原振侠听到这里，已经听出一点道理来了。是以他不由自主，发出了
“啊”的一声，打断了史奈的话，但立时又道：“请继续讲下去！”
史奈道：“我想原医生已明白了，用哪一部分配制的毒降头，必须用花
的哪一部分来破解！”
原振侠想到的，正是这一点！
史奈的声音十分无可奈何：“而我们无法知道席先生中的，是哪一种天
堂花毒降头。
我的检查法，只能查出他确然是中了天堂花毒降头而已──而且，绝
不能一部分一部分来试，因为天堂花的每一部分都有剧毒，一试不中，毒性
发作，必死无疑！”
原振侠也不禁怵然，这种情形，很使他联想起一些惊险影片中的场面：
一颗等待拆去的定时炸弹，有五根不同颜色的电线，剪去其中某一根，炸弹
就会失效。可是绝不能剪错，一剪错，炸弹就立即会爆炸！
原振侠在想了一想之后问：“机率是多少？”
史奈并没有回答，席泰宁已经道：“几乎是天文数字比一！”
原振侠不明白：“怎么会呢？”
席泰宁道：“天堂花，一共可分成十七个不同毒性的部分⋯⋯”
原振侠道：“是啊，那也只是十七比一！”



史奈接口道：“毒降头在配制时，可以只用一部分，也可以使用两部分、
三部分或四部分⋯⋯”
原振侠不禁怔呆，用十七这个数字任意组合，可以有多少个组合？这
真是接近天文数字了！他不禁无话可说。
史奈道：“其实，机率是没有意义的。就算是二比一，也不能乱试，因
为还是有一半可能是中毒死亡，而不是破解毒性⋯⋯”
原振侠表示同意：“唯一可靠的方法，是把中的是哪一部分的毒找出
来！”
史奈点头：“是！”
原振侠知道困难的所在了：席泰宁中了天堂花毒降头，他也有了一株
天堂花可以破解，但是却无从下手。他也知道了史奈和席泰宁的意图：“两
位的意思是，把有黑斑的头皮详细化验检查，同时再化验天堂花的各部分，
看看是不是有同样性质的毒性，就可以确定用哪一部分来破解？”
席泰宁道：“你还有更好的提议吗？”
原振侠叹了一声：“请两位注意几点：第一，出现黑斑，只是一种现象，
未必有毒素在黑斑之中。”
席泰宁和史奈都不说什么。
原振侠又道：“第二，如果所中的毒降头是复合性的，由于复合的可能
太多，绝对无法在天堂花中，找出同样的由于复合而形成的毒素来。就算花
上极长的时间来研究，只怕至少需要一千株天堂花才够用！”
史奈用力挥了一下手：“在数学上，是有‘组合’的公式的。我曾请人
计算过了，十七的任意组合⋯⋯”
席泰宁喃喃地道：“接近天文数字！不过，希望只是单式的，而且黑斑
上有毒，这就简单了！”
他在这样讲了之后，又强调了一句：“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
原振侠想了一想，试探着提议：“向席先生下降头的，自然也是降头师，
为什么不设法在对方身上，得到毒降头的资料？”
史奈摇头：“这种想法太天真了。下降头的人，目的是要席先生死，他
怎会肯透露资料给我们？”
原振侠忍不住想说一句：“难道没有法律吗？”可是他却没有说出口。
因为把“降头”和“法律”相提并论，实在是十分可笑的事。两者之间，几
乎没有任何联系可言，全然无关！
原振侠想了一想：“化验一下有黑斑的头皮，是很简单的事，现在就进
行？”
席泰宁道：“自然愈快愈好！”
原振侠道：“好，我通知手术室和化验室准备。”
席泰宁作了一个“请立即进行”的手势。原振侠又向那株“天堂花”
望了一眼，就走出了病房。
当他离开病房时，他有着离开了一场噩梦的感觉。而且，忍不住在心
中苦笑。
这实在是一件矛盾之极的事。在这一家设备先进、有着各类专家的医
院中，出现了一个降头师，和一个中了毒降头的“病人”，而医院中的一切，
对这个“病人”竟然无能为力！
这种情形，如果传了出去，可能成为全世界医生的笑柄。可是，看起



来，降头术却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他用力摇了摇头，回到办公室，吩咐了有关方面准备。然后，他再到
病房，把席泰宁带进手术室。
在头皮上割下一小片来，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小手术，但也得先把头发
剃光，进行消毒。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切下来的一小片，看来是纯黑色
的皮肤，立即被送进了化验室，原振侠也参加了化验工作。
三小时之后，原振侠走进特等病房。剃光了头的席泰宁戴着一顶帽子，
和史奈一起，用十分焦切的眼光望向原振侠。
原振侠叹了一声：“我带来的是坏消息。化验的结果是，除了黑色素高
度集中之外，没有任何发现！”
席泰宁倒在沙发上，仰脸向着天花板，一声不出。史奈则不断地走来
走去，几次停下来，看看席泰宁，欲言又止，又继续踱步。然后，来到了那
株天堂花之前，盯着，一动不动。
整个病房之中，充满了极其难受的沉默。
原振侠首先打破了沉默：“站在现代西方医学的立场，我还是要说，席
先生的身体健康，绝没有任何中毒的现象存在！”
史奈闷哼了一声：“再普通的降头，也不是西方医学所能查察得出来
的。降头术和西方医学，完全是两回事！”
原振侠道：“我承认这一点，但既然没有毒素潜伏，如何会致人于死
呢？”
史奈翻了一下眼睛，在这一剎那，他看起来真有点阴森之感：“我只是
说西方医学查察不出，并没有说没有毒素。毒素可能深入在单一的一个细胞
之中，到时才迅速地蔓延。”
原振侠觉得有辩解一下的必要。
他想了一想，尽量使自己措词温和：“这种说法，似乎不是医学的范围
了！”他自认这是最温和的语调了。
史奈立即道：“怎么不是？癌细胞不也是从一个开始的吗？所不同的，
只是发作时间的快慢而已。人体有多少亿个细胞，绝对无法对每一个细胞都
进行检查的！”
原振侠没想到史奈貌不惊人，但是词锋却十分犀利，他不禁为之语塞。
在这时，席泰宁忽然跳了起来，不耐烦地道：“别争了，趁还有两个多
月的时间，我回去，去见巴枯。”
席泰宁口中的“巴枯”，听起来像是一个人的名字，原振侠自然不知道
他是什么人。
可是史奈显然知道，因为他一听得席泰宁这样说，面色和神情在剎那
之间，变得难看到了极点！
席泰宁的神情也不见得好看，原振侠由于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
也不便说什么，一时之间又沉默起来。过了好一会，史奈才用十分难听的声
音道：“去见⋯⋯他，一点用也没有。”
席泰宁却立道：“本来就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事，至多也还是没有办
法！”
史奈的声音更加干涩：“请你注意两件事！第一，他是使你⋯⋯”
史奈才讲到这里，席泰宁突然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他说得十分快，
而且所使用的，根本是原振侠所不懂的一种音节十分快速的语言。他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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